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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怀 李 达 老 校 长

———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陶　德　麟

(武汉大学前校长 、哲学学院资深教授)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50 周年 ,意义非常重大 。李达同志是中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是杰出的革命家 、理论家和教育家 ,

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1990年 10月 27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

志在纪念李达同志百年诞辰的会上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 ,

他说:“在我们党将近 70年的历史上 ,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 ,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 ,这样在

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教育家 ,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

步 ,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

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 ,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 ,数十年如

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 。”乔木同志的题词是“坚持真理 ,不屈不挠。身体力行 ,万世师表。”这个评价

准确地概括了李达同志的一生 。近 20多年来 ,学术界也发表了许多研究李达同志生平业绩的论著 。我

作为李达同志晚年的学生和学术助手 ,在这里只谈与今天会议的主题有关的几点个人感受。

李达同志从 1918年开始 ,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他亲手翻译介绍和组织翻

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名著数量之多 ,影响之大 ,在当时无与伦比 。但他不是单纯的翻译家 ,也不是仅从

书本上研究和转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斋学者 ,而是战士型的学者和学者型的战士 。他最难能可贵的

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方面。侯外庐同志在《韧的追求》一书中回忆从 20世纪 20年代到

30年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时说 ,当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止一人 ,但“就达到的水平和

系统性而言 ,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我以为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的 。李达同志明确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

造中国”的口号 。李达同志在建党前后主编的《共产党》月刊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发表的那些影

响巨大的论文 ,都是联系中国实际的。他在 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 ,是联系中国实际阐发唯物史

观的第一部专著 ,连形式都是中国化的(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那本书再版了 14次 ,革命者几乎“人手

一册”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社会之基础知识》 、《民族问

题》等等 ,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的性质 、任务 、动力 、前途等等作了非常正确的

分析和论断 ,给革命低潮中苦闷彷徨的许多青年以极大的鼓舞。例如 ,杨沫同志对此就有生动的回忆。

李达同志在 1935年写的“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名著《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同志作了极高的评价 ,认

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亲自阅读并作了许多眉批 ,向延安哲学研究会推

荐作为必读书 ,写信称赞李达同志是“真正的人” ,直到 1949 年还指示中原新华书店重印作为干部学习

的教材。他在 30年代写的《经济学大纲》的绪论里尖锐地批评说:“从来的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

济 ,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是极大的缺点 。”他敬佩毛泽东同志 ,晚年把研究

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职责 ,也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建党初期他创办了“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党校),培养

了一批出色的革命家。许多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青年革命者都曾在那里学习过 。他创办“平民女

学” ,又培养了一批女革命家 。丁玲 、王一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23年他又在湖南任“自修大学”学

长 ,培养了大批革命家。夏明翰 、萧楚女 、萧劲光 、吕振羽等等都是他的学生。以后 ,他在白区的大学讲

坛上不顾迫害和危险 ,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 ,又教育了一代革命者。后来成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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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如段君毅 、任仲夷 、黄逸峰 、陈沂 、陶白等一大批同志都是他的学生 ,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接受马克

思主义 ,投身革命的 。他们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对李达老师充满了感激和崇敬之情。

李达同志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他任职 13年半 ,殚

精竭虑 ,直到付出了生命 。他有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绝不随波逐流 。据我的体会 ,主要有这样几

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办好大学 ,不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克思主义

的原则办事 ,还要努力引导教职员工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提高理论水平 。他一到校就创办了马克思

主义夜大学 ,亲自讲课。同时 ,他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二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和科学的规律办事 ,不

搞违背规律的新花样 。三是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提高教师的地位 ,让大家安心治学任教 ,不遗余力地提

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四是讲团结 ,坚决反对内耗 。他到校之前 ,武汉大学的主要领导在执行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犯了严重错误 ,伤害了不少教师 ,留下了后遗症 ,思想比较混乱 。李达同志到校后

以极大的耐心做细致的团结工作 ,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使全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但为时

不久 ,“左”的浪潮又汹涌而来 。李达同志忧心如焚 ,不能容忍。他对当时“教育革命”当中的“拔白旗” 、

批教授 、师生“打擂台”等等荒唐的做法是坚决抵制的 ,不仅在党委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 ,而且向省委和

高教部负责同志当面提出过尖锐的意见 ,甚至向毛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看法 ,抵制不了就提出辞职 。在

当时的大环境下 ,他的办学思想不可能完全实现 ,到了“文革”初期反而成了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

“罪状” 。不过 ,他的正确主张在 13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汉大学在那段时期尽

管一波三折 ,走了不少弯路 ,总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

重建武大哲学系是李达老校长的一大功绩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有 30年历史的武大哲学

系合并到了北京大学 ,武大没有哲学系了。1953年 2月李达同志到校后 ,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对这一

点 ,我有亲身的体会 。那时我还是学生 ,在校报兼做一些编辑工作 ,组织上派我帮老校长整理哲学讲稿。

有一次他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 ,还是叫我到他家谈了 3个小时 ,除了讲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 ,要我跟

着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外 ,也谈到武大必须重建哲学系的问题。他激动地说 ,没有哲学头脑的

人别的学问也做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应当是首席科学;像武大这样的著名

大学没有哲学系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 。他的话震撼了我 ,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那时起他就动手准

备重建哲学系了 。没有教师怎么办 ?他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在校内物色人才 ,由他亲自培养;二是选

送青年教师到人大北大进修;三是亲自到人大北大和其他学校去登门拜访教师 ,动员他们来武大任教。

经过几年的努力 ,1956年武大哲学系重建起来了 ,他亲自兼任系主任达 6年之久 。那时哲学系只有他

一位教授 ,副教授也只有两位 ,讲师也只有两三位 ,其他全是 20几岁的助教 。老校长对这支队伍充分信

任 ,认为只要方向正确 ,团结奋斗 ,哲学系一定能办出特色。他的办系方针非常明确:第一是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体两翼”的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 ,以中外哲学史为“翼” ,带动其他学

科全面发展。第二是排除各种干扰 ,全力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鼓励大家以“登山”精神做学问 。第

三是重视人才 ,放手让青年教师挑重担 ,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 ,保护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

他不顾当时所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潮流” ,鼓励教师成为德才兼备的名教授 。第四是提倡学术争鸣。

他以身作则 ,从不以权威自居 ,他与教师和学生亲如家人 ,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同他自由讨论 ,当面争

论 ,在课堂上也可以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第五是强调要自己编出适合学生需要的高水平教材 。1961年

毛主席要他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他为此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带领我们全力编写 。他要我

一边写稿 ,一边讲课 ,听取学生的反映 ,反复修改书稿 ,他为此带病整整劳累了 5年 。在他的带领下 ,哲

学系各学科都高度重视教学与科研结合 ,编出了有特色的讲义。就这样经过 10年奋斗 ,教师队伍迅速

成长 ,学科逐渐齐全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 、逻辑 、美学 、心理学 、自然辩证法等等都

能开出优质课程 ,武大哲学系在全国声誉卓著 。令人痛心的是 , “文革”到来 ,老校长竟然被诬陷为“武大

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而含冤去世 ,武大哲学系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

窝” ,12位骨干教师被打成“李达黑帮分子” ,还有 20多位骨干教师也被打成各种“分子” ,哲学系受到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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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摧残 ,实际上停办了 10年 。但是 ,浩劫之后 ,李达老校长的精神还在 ,他培养的人才还在 ,他倡导的

学风还在 ,武大哲学系很快就恢复了生机 ,在包括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活动中都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 。这 30年薪火相传 ,一代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哲学系发展成了哲学学院 ,更加壮大了 。历史证

明 ,没有 50年前李达老校长高瞻远瞩的决策和擘画 ,不可能有今天的武大哲学学院 。展望未来 ,追思既

往 ,我们不能不深深缅怀为重建武大哲学系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直到以身殉道的李达老校长 。

李达教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

韩　德　培

(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

李达教授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是有口皆碑的 。不但如此 ,他在社会学方面 、经济学方面 、政治学方

面 、法学方面以及历史学方面 ,也是有极其深厚的造诣的。我现在专就法学方面谈谈他的贡献 。

他在法学方面的贡献 ,知道的人虽然也有 ,但恐怕不多 。他去世后 ,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短文 ,题

目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我这样称呼他 ,并没有夸张 ,而是实事求是的 。早在 1928年 ,他

就翻译出版了日本穗积重远著的一本《法理学大纲》 ,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他所用的笔名是“李鹤鸣”。

解放前 ,他曾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 ,并写了一本讲义 ,也叫《法理学大纲》 。解放后 ,他曾担任过一些与

政法工作有关的职务 ,如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 ,设有中央法制委员会 ,专门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他又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当时 ,他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有一次来汉口开会 ,我因事曾去见过

他 ,并请他到武汉大学对法律系师生做一次报告 ,他欣然答应了 。他讲的题目是《怎样学习法律》 ,他反

复说明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学 ,才能使中国的法学出现一种崭新的面貌 ,给

法律系师生的印象很深。后来 ,他来武汉大学担任校长 ,我除担任法律系主任外 ,又继续兼管学校的教

务工作 ,因此时常和他接触。他虽然担任了校长 ,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他虽然将他的

主要精力倾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写作方面 ,但他对于法学仍然很有兴趣和十分

关注 。他常常和我谈论法学方面的问题 ,使我深受教益。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 ,他就撰写了

一本《谈宪法》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的书 ,帮助人们学习和了解宪法的内容。在这些著述

中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用通俗的语言 ,对宪法的产生 、本质和发展等问题 ,作了精辟的解释 ,对后

来研究我国宪法的年轻人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在法学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写的那本讲义《法理学大纲》 。这本讲义是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

监视下 ,不畏艰险 ,冒着酷暑 ,忍着胃痛的折磨写出来的 。他去世以后 ,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这部讲

义 ,原有上下两册 ,可惜只残存上册 ,下册已经遗失 。尽管如此 ,这残存的上册仍然是我国法学宝库中的

重要文献 ,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1979年武大法律系重新建

立后 ,我继续担任法律系主任 。我们创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 ,叫做《法学研究资料》 ,就从这本《法理学大

纲》中选择了第二篇《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在这个刊物上分期发表。发表以后 ,引起我国法学界的广泛

注意和重视 ,好多兄弟院系 、政法部门和读者纷纷来信索取。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我就和法律系几位年

轻同事将这残存的上册整理了一下 。这本书是几十年前写的 ,书中有些用语是现在不常见的 ,不得不按

现在的用语改变一下 ,但仍尽可能保存这本书的原貌 ,整理后交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还为本书写了一

篇序言 ,封面书名是请陆定一同志题写的。本书出版后 ,很受欢迎 ,第一次印刷 23500册 ,很快就销售一

空。有一位法学界老同志见到这本书后曾说:“这本书是解放前写的 ,但现在看来仍然是观点正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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